	飛瀑 
不是失足更不是自盡 
一路從上游奔來 
是來赴懸崖的挑戰 
飛吧，轟動千山的一縱 
把生命揚在半空 
乘著最透徹的一刻 
以往和未來斷然一割 
把危機化成了生機 
這壯烈的交割典禮 
這一去，就是下游了 
那一堆獰怪的亂石 
全在那下面等我 
要把我撞傷，撞碎 
撞成飛沫和漩渦 
卻攔不住我 
向一個出海口 
奔騰而去的決心

	等你，在雨中 
等你，在雨中，在造虹的雨中 
蟬聲沉落，蛙聲昇起 
一池的紅蓮如紅焰，在雨中
你來不來都一樣，竟感覺 
每朵蓮都像你 
尤其隔著黃昏，隔著這樣的細雨 

永恆，剎那，剎那，永恆
等你，在時間之外 
在時間之內，等你，在剎那，在永恆 

如果你的手在我的手裡，此刻 
如果你的清芬 
在我的鼻孔，我會說，小情人

諾，這隻手應該採蓮，在吳宮
這隻手應該
搖一柄桂槳，在木蘭舟中

一顆星懸在科學館的飛簷
耳墜子一般地懸著 
瑞士錶都說七點了。 忽然你走來 

步雨後的紅蓮，翩翩，你走來
像一首小令 
從一則愛情的典故裡你走來

從姜白石的詞裡，有韻地，你走來

	紙船
我在長江頭
你在長江尾
摺一只白色的小紙船
投給長江水
我投船時髮正黑
你拾船時髮已白
人恨船來晚
髮恨流水快
你拾船時頭已白
	珍珠項鍊 
滾散在回憶的每一個角落 
半輩子多珍貴的日子 
以為再也拾不攏來的了 
卻被那珠寶店的女孩子 
用一只藍磁的盤子 
帶笑地托來我面前，問道
十八吋的這一條，合不合意 
就這麼，三十年的歲月成串了 
一年還不到一寸，好貴的時光啊 
每一粒都含著銀灰的晶瑩 
溫潤而圓滿，就像有幸 
跟你同享的每一個日子 
每一粒，晴天的露珠 
每一粒，陰天的雨珠 
分手的日子，每一粒 
牽掛在心頭的念珠 
串成有始有終的這一條項鍊
依依地靠在你心口 
全憑這貫穿日月 
十八寸長的一線因緣


